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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弟子學僧問

師：海公長老答

僧：在您老的整個修學過程，除了密

宗沒有修學外，其他如禪、教、律、淨

都通達了，可以這麼講吧?!

師：不一定。你看，唯識只是聽一

聽，沒有學過；那是玅境長老到美國去

弘揚唯識，看看、再聽聽他講的，其

實唯識沒有下功夫學過的。開始研究戒

律，這才正式看了一看。因為戒律裡

面，有關唯識這方面重要的教理，所以

那個時候有看一看，說通達是不敢當。

僧：弟子體會，是整個時代的因緣，

讓您老隨著遇到什麼因緣，就學習什

麼。像體敬老法師，您老就親近他而學

習賢首及戒律？

師：對啦！戒律方面，在他那邊是

打下了基礎；而賢首，他是從慈舟老法

師那邊承學下來的，他也是注重戒律

的修持。到了華南學佛院，就不是很注

重了（戒律），只是你持戒，他也就不

反對，但是並不注重，就是這樣子的情

形。但是它（華南）也請別的人來講

戒；至於專門持律，那是沒有的。

僧：您老在我們漢傳的教理學習，尤

其偏向天台跟賢首這兩宗，對唯識這方

面比較少涉獵？

師：是啦！雖各宗都是隨著它本身的

教義去弘揚，不過它們所說的道理都是

一樣；不過，只是各宗在弘揚方面，比

較少用它宗的文字就是了，實際上它們

都是很類同的。如清涼國師他哪裡不懂

唯識？天台還是很多祖師大德，也是懂

得唯識的。

僧：像宣祖也是各方面都通達，只是

在弘揚戒律方面，特別以唯識的善種子

作戒體來發揮。

師：在戒律方面，要依靠唯識才能說

明戒體，因宣祖以善種子來詮釋戒體；

怎麼叫作善種子呢？其他的教義裡邊沒

有這個名稱，所以他還是以唯識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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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實，宣祖就是在戒

體的詮釋方面分–– 實法

宗、假名宗、圓教宗等去

分別說明，和其他的教門

不同。

僧：您老剛有提到，自

己是隨著時代逃難的因緣

去學習，那等於是依過去

生的因緣安排；但就現在

人來說，一般都是打妄想

要去學這學那，往往失去

了學習的次第。

師：對啊！其實就弘揚戒律來說，我

最初並沒有說要弘揚戒律，只是來到臺

灣之前，在香港觀音寺講了一次比丘尼

戒，來到臺灣他們就一定要找你講啊。

最初在南普陀寺講一講《隨機羯磨》，

以後就講比丘戒、比丘尼戒，一路都是

這麼要我講啊，所以我也不得不講。除

了在淨律學佛院講過《楞嚴經》，其他

的地方都是講律的多；所以，之後就變

「律師」而不是「法師」，「律師」是

變化出來的。

僧：您老喜歡弟子出來弘法？（師父

問當場一位讀了多年佛學院的弟子，是

否要出來弘法？）

師：在臺灣較少練習講法的機會，

好像圓通寺、正覺精舍，很多人想要練

習，但在那裡沒有機會練習；他那裡是

規定某些人講的，你想要練習都沒有機

會。

僧：年輕還是多用功吧！

師：你看哪一個年輕人想要多用功？

現在來佛學院的目的，第一個––我要

學成功，出去弘法，屆時名聞利養都有

了。第二個––  我學習不夠，在佛學院住

一住，住一段時期也可以。現在佛學院

讀畢業出來的，實際能弘法的很少；因

為讀了三年佛學院，或者二期六年佛學

院，讀畢了業出來，你問問他，他還是

一問三不知；讀了這麼多年佛學院，也

一問三不知。

僧：現在佛學院的課程安排，跟您老

那時候只有專精在幾部經論，似乎有很

大的不同；像以前曾聽顯明長老在法帶

中提到，當時在浙江寧波、觀宗寺的觀

宗學社、學習天台教觀，他們叫「一條

鞭」的教法–– 就是所有的課程，都是寶

靜大師一個人上的。早上複講，下午才

上新的進度。

師：他是要你照著那一部經–– 就好

像我們在華南學佛院時，就是講《法華

經》，固然是院長依天台親自講的；但

講《楞嚴經》，就規定要依蕅益大師

《楞嚴文句》一路這麼講過來。如果你

不離開學佛院，你就得按照他們規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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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學講；如果你離開學佛院了，才可以

發揮你的。

僧：所以在學佛院，就要依照天台的

體制這樣學習？

師：對！不過他那個體制的確是不

錯。說到《楞嚴經》，就屬蕅益大師註

解的《玄義》及《文句》最好、最正

確。但是也有人講《楞嚴經》是假的，

我們就不論了。

僧：現在年輕的學僧能夠安定下來，

照著次第學習是比較好的。

師：那是最好的。

僧：現在的佛學院，大概為了安排課

程有變化，就比較失去次第。

師：其實，你學習精通任何一部經，

只要你能把這一部經貫通下來，其他的

經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經沒有什麼太

困難的，只是你這一部經學習不通達，

其他的經必然都是零零落落，講得不會

太好，這都是真的、老實話。三藏十二

部，老實話講，那只不過是佛應機––  對

這個人應該怎麼講法，佛就給他這麼講

了，講完了就是一部經。對另一個人又

是另外一個方法來講，其實還是那個道

理而已；實際上佛就是對機不同，所以

講出來的話也就不一樣了。道宣律師說

是：「佛說法類同」，完全是類同的。

僧：蕅益大師在《楞嚴文句》中，歸

納三藏十二部就只有二句話：「離一切

相，即一切法。」換句話說，就是「隨

緣不變，不變隨緣」。

師：他那是「博而約，約而博」。

僧：如果，只有「簡約」的話，以

後因為沒有繼續深入，恐會變成含糊籠

統。

師：的確是如此！不過，你要是能簡

又能廣，通達明白了其中的義理，然後

你說任何一法，就不會有偏差。一般人

是咬著文字不放，文字不能應變得來，

即是「呆板」––  死於文字下。你要是將

義理弄懂，那個文字就可以隨意變化而

無滯礙了。

僧：所以「離經一句，即同魔說」，

那個「一句」–– 應該是就著離開「義

理」，而不是「文字」。

師：當然是偏離了義理，而不是那些

文字。

僧：不過義理要能體會，如同《俱舍

論》便有提到要進入到「思慧」；因為

如果只停在「聞慧」，他一定只有學習

文字。所以，扣著您老前幾天所講的，

如果沒有透過自己靜坐去思惟出義理的

話，大概一入文字，就像走入大迷宮––

進得去，卻出不來。

師：對啦！走不出來！的確是這樣

子的。即使他儘管有能力把三藏十二部

的每一句通通背下來，但是對義理方面

還是迷失、根本不懂。智者大師說，你

真正把義理了解了，隨時講什麼法、就

按照什麼義理在講，那就是什麼都通達

了。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的確是很

難！你讓他離開文字，會通義理去，那

一定是要到「思慧」；因為，你一定是

把佛法文句弄懂了，還要靜坐去思惟思

惟：它那個義理，是不是真的就是這

樣？在義理方面，第一、它要合乎事

實。第二、根據這個事實說明道理。不

是說–– 隨我想說什麼道理，就隨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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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什麼道理。「理」是要根據事實來說

明，「事實」也要根據義理去把它說出

來，所謂「事有顯理之功，理有成事之

能」；這樣的說法，才不會有什麼差錯

的。

僧：其實，和孔子講「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都是一樣的意

思。

師：對啊！

僧：不過，依現在觀察––  心定不下來

聞思法義，如果沒有到「思慧」的話，

你說要自己用功，長遠來看，是不大可

能。像您老也靜修、沉潛了十四年，在

香港大嶼山慧海精舍的時候？

師：在慧海精舍，其實沒有多久的時

間。

僧：前面五、六年，說全部都把外緣

放下；所以您老還潛修了十四年？

師：在香港那個時候年紀輕，都還有

去趕經懺；香港是個趕經懺的地方，什

麼人都要趕經懺的。到了後來才下了決

心，不去做佛事，要專心坐禪、修學。

所以，也從那個時候才有因緣來到臺灣

講戒、講經，更在淨律寺接了學佛院院

長的位子。不然的話，你一路趕經懺趕

到現在，根本應付不了學佛院的課程，

沒有辦法應付得下去。

僧：不過，在香港那個時期是逃難之

後的過渡期；因為生活困頓，好像必須

要走經懺這條路；可是在臺灣不然，因

為從來沒聽說有餓死過和尚的。

師：對啊！最初從大陸逃到香港來，

人家在寺廟打一個普佛給三塊錢，三塊

錢也要去啊！不去就沒有，畢竟是要過

生活的。以後我們也曾聽道源老法師講

過，他最初來到臺灣，對「放焰口」什

麼也不懂；他是講經的大法師，什麼都

不懂，還跟人家放焰口去，坐在最後面

敲鈳子。人家說：「老法師！你自己講

經說法，怎麼還來做這個？」他說：

「我為了要十塊錢啊！」他最初來臺灣

的時候也是很困難。最初從大陸逃過

來，個個都是很窮、需要錢，這是生活

環境所逼。不過，雖說是生活環境所逼

的，等到了一個階段也要把它結束，還

是要好好的向佛學裡邊去精益求精的學

習，這的確是當時實際的情形。

我最初在圓通寺講戒的時候，心裡

根本都沒有想過要當律師，只想是個過

渡期，過去就算了。但是一路來都是講

戒的因緣不斷，說是「過渡」，就是過

不去了。所以，要是真正的專門研究戒

律，南山三大部一定要讀得精通；像現

在你們都讀過三大部了，其實我還只是

講的時候去看一看，根本沒有去詳細的

研究過，我這是老實講。

僧：弟子是自己在學習過程當中，覺

得現在的年輕法師，他要學習「戒相」

是很容易，因為能參考的資料，除古德

的著作外，也有現代的註解等可資研究

參考，更加上電腦普及，要查資料也方

便；可是在「戒理」的方面，卻不加留

心。其實宣祖或是芝祖，在三大部中戒

理發揮方面，雖然很精要，卻是散在各

部；但這方面，如果沒有去留意、下功

夫研究清楚的話，學戒會走到一個瓶

頸，不能增上到定慧。

師：如果他是有特別的善根、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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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他就能這樣的去做；不然的話，

像天因法師他第一次講《隨機羯磨》的

時候，光是講一堂課，那真是頭大了；

講了一年之後，他滿清楚那個理路了，

且宣祖、芝祖的文字他也看得差不多，

之後，再用功就容易了。所以，最初一

段時間必定很難的，不能說不難；不吃

苦中苦，哪成人上人？

僧：如果能把您老所提示的理、事會

通，其實戒律跟經論的學習，也沒有很

大的困難處，因為有很多是相通的，都

是藉著境界要去勘驗我們的自心，即您

老常提到的「迴光返照」。所以，《金

剛三昧經》文講：「若失本心，即當懺

悔。」並不是說，在事相上有所違犯了

才去懺悔。

師：對啦！的確是這樣，沒錯！「罪

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任

何一條的戒業，不是從你身體去造的，

而是迷昧了自心去造的；心是造罪的主

人，這個身體只是工具而已。所以，我

昨天同本觀講：「我們這個身體是個無

情之物。」它沒有執著的；如果沒了這

個心，那個身體根本是同磚頭瓦塊一

樣，完全是個無情之物。你看身體，剛

剛斷了氣之後，你罵它、你打它，它不

是同石頭瓦塊一樣，能有什麼作用呢？

之所以它能夠反應，是因為你有一口氣

在，你剛罵我、打我，這一口氣就是吞

不下去；實際上，它是心的作用，不是

身體的作用。但是這道理，也有很多人

反應不過來。

僧：這在《壇經》的〈定慧品〉就有

提到––  是依真如自性而生起作用，不是

六根能起作用。

師：但是，現在你要是同年輕人去講

這些東西，他還是反應不過來。

僧：弟子是有體會到––  可能要從唯識

去入。

師：是要從唯識去入比較好。

僧：因為唯識––  是就著我們凡夫眾

生，目前生活中所能體驗的前六識下

手，在生活中便能勘驗佛法；否則離開

生活––  六根六塵，也找不到佛法，所謂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因此，

他比較能夠勘驗、受用佛法。所以，之

前有提到「轉識成智」；如果識心分別

境界你搞不清楚，便為境所轉，你根本

沒有辦法將其轉到智慧去。

師：的確是這樣！其實「轉識成

智」，就是轉我們的八個識而已。他並

沒有說：是轉你這個身體要去成什麼智

慧，沒有的；這個身體根本是個無情

物，死了、埋到土裡面，久了就變成

土，或者是燒了，就化成一堆骨灰，這

就是身體。但是心不是那樣子的。

僧：對於調伏煩惱方面，如果光只有

談心性，而對於自己粗糙的前六識都搞

不清楚的話，恐怕比較難以得到效果。

在戒法的學習也是如此，因為戒法也是

緣起法，所謂「具緣成犯」––  歸納起來

就是心和境界而已；如果依唯識來說，

仍離不開四緣––  等無間緣、所緣緣、增

上緣、親因緣的相依緣起。

師：對啦！都是因緣所生的，就是這

個道理而已。（101．8．18）             (全文完)


